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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国短篇俗文学小说《郭秃阁氏实记》中，女主人公阁氏命运悲惨，但她通过坚守伦理道德、积极生活

而立住了自己的命，最后在神仙的帮助下，收获美满家庭。体现了儒家的命运观，悲惨的身世和遭遇是

无法选择的命；在如何对待命运的问题上，儒家强调主体性和自觉性，即坚守伦理道德和积极自处，实

现立命；天命即上天的意志，对阁氏的遵守伦理道德的行为表示赞扬和奖励。作者通过对女主人公阁氏、

尹奉事、骨生员的描写，向人们传达对待命要积极自处、坚守道德的道理，同时也表达出对消极、非道

德非伦理的社会行为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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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Korean short popular literary novel Guo Tu Ge Shi Shi Ji, the protagonist, Ge Shi, endures a 
tragic fate but she withstands adversity through her steadfast adherence to ethics and her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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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approach to lif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deity, she eventually finds happiness in a fulfilling 
family life. This reflects Confucian views on destiny that tragic circumstances and experiences 
are aspects of fate beyond our control. In dealing with such destiny, Confucianism emphasizes 
subjectivity and consciousness, advocating for adherence to ethics and proactivity, realising and 
accepting one’s fate. The will of Heaven, or divine will, praises and rewards Ge Shi’s ethical con-
duct. Through vivid descriptions of characters such as Ge Shi Yinfengshi, and Gushengyuan, the 
author commun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 positive outlook and strong moral com-
pass when dealing with life’s challenges. It also conveys a critique of negative and unethical so-
ci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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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作背景——两班的崩溃 

韩国古代的身份制度，以两班为统治者，分为两班、中人、良人、奴婢 1 四个等级。程朱理学是李

朝的基本价值体系，保障了两班制度的确立[1]。除血统、知识、金钱等因素外，儒家伦理秩序也是维持

两班制度的重要手段。以上四种因素的综合决定了两班的社会性，而最能体现两班身份的就是官职。在

朝为官代表着拥有土地所有权，享受经济上的富有和政治上的特权，还免于赋税。 
但在李朝 2 中期，不仅官职数量减少，而且朋党政治大行其道。17 世纪后，少数氏族当权，受到国

王委任而掌握政权的戚族及其追随者逐渐成为官场主导者，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两班被分化出去，沦

落为乡吏、中人阶级。更有甚者，部分长期养尊处优、失去生活能力的两班贵族不能长期维持现有的身

份，长此以往，身败名裂，彻底地沦为任人宰割的被支配者——自耕农。逐渐地，李朝末期的两班身份

制度出现二元化的趋势。 
原有两班身份下移，中间阶层相应地不断扩大。再加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完成了原始资

本积累的商人、手工业者等中间阶级开始追名逐利，与腐败两班勾结联系，一方以财换权，一方以权谋

利。大量的中间阶级通过买卖官职摇身充当两班，或者伪造族谱假冒两班，“穿上龙袍装太子”，以两

班的姿态自处行事。长久以来，人民内心对两班身份的崇敬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普通人对此难以辨别，

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假两班”的身份谋取私利、享受特权。两班体系的二元化、两班和中间阶级的混乱

触动了当时社会运转的秩，即儒家思想主导的伦理道德与身份秩序的世界法则。 
《郭秃阁氏实记》创作于两班瓦解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作品主要讲述了身世悲惨、家境贫寒的丑女

阁氏非常渴望婚姻，坚持“一女不侍二夫”，遵守孝道等儒家伦理观念，感动上天，最终得偿所愿收获

美满家庭、富足生活的故事[2]。内容生动，手法诙谐，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具有“俗文学”的特点。

女主人公阁氏三岁丧母、十岁丧父，独自长大。家徒四壁，无人问津，过了 27 岁还没嫁人，在古代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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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班，惯例的两班是高丽时期的文班是和武班，但在朝鲜王朝，两班是包括他们家族在内的概念的一种身份；朝鲜王朝的两班执

政者将两班身份二元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区别两班，于是就衍生出了介于两班和良人之间的中人、乡吏等特殊身份；良人，又

称为常人、百姓、常民，与奴婢一样是被统治阶层。良人要么是小农经营者，要么是佃户，要么是各种手工业者和商人；比良人

更低的身份是奴婢，奴婢不是具有人格的存在，他们像财产一样可以买卖、继承、抵押、赠与。 
2朝鲜王朝(1392~1910 年)，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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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副其实的老处女。阁氏将她悲惨的遭遇归结于“可怜的八字”，即生来被赋予的命运。然而在原有命

运的基础上，她拒绝与尹奉事结合，“一女不侍二夫”地坚定选择了骨生员，阁氏立住了自己的命。她

坚守“忠孝、礼信”的儒家原则，感化天神，最后在天命的奖励下，最终得以振兴家族，过上丰衣足食

的生活。 
阁氏是当时社会上身份低下、命运坎坷的平民；社会的变革使得阁氏的丈夫骨生员虽身为两班，却

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存在；而尹奉事则抓住了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良机，实现飞黄腾达的良人。小说作者

在阁氏的描写上文风诙谐幽默，命不好却能“折腾”，看似在彰显阁氏的无厘头、不安分，但实则对阁

氏的勇敢和积极持赞许态度，这一点体现在阁氏最后拥有美好结局上。对于身居高位但不作为的骨生员，

小说作者的态度是讽刺不满的，文中对骨生员的描写除了与生俱来的、身份上的“高贵”，大都侧面向

读者传达他的无能和怠慢。尹奉事自然不必多说，作者对他的行为直接进行了批判，用“抢掠”这样的

词形容他的不端行为。联系创作背景，此篇小说折射出的命运观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即古代的身份地

位与生俱来，命硬如阁氏，命好如骨生员、尹奉事，但只要积极自强、正直向上，终会得偿所愿收获美

好结局，即实现个人的立命。在当时封建等级秩序受到动摇的背景下，主人公通过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观

念、发挥主体能动作用，实现了立命，再加上受到神仙相助收获美好的结局，笔者推测，这样的情节安

排有利于捍卫守忠义礼孝在大众心里的重要性地位，鼓励人们自觉坚守忠义礼孝，一定程度上起着“拨

乱反正”的教化作用[3]。 

2. 儒家命运观的体现 

儒家的命运观包含“天命”和“命”两个层次：“天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具有赏善罚恶的

特征，是道德的最后根据，是人遭遇厄运时的精神支柱；“命”则是人必须承受、必须面对而又无可奈

何的结局，具有无意志、无目的、无善恶、无规律的特征。在如何对待命的问题上，儒家提倡遵守忠义

礼信，采取积极行动的态度[4]。即在已有命运的基础上，通过伦理道德，发挥主动性，做到立命。 

2.1. 命运——无法选择的无奈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

语·雍也》)！孔子在窗边挽住弟子的手发出“伯牛死亡是由于命”的悲叹。孔子认为人的遭遇受其独特

的命运的主导，吉凶祸福不由人、夭寿生死都是命[5]。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事物的到来、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主动选择和追求，而

是命的安排。孟子认为这种超越了人为的、被赋予的事和物就是命。 
《郭秃阁氏实记》中的女主人公阁氏时常将“八字叹息”挂在嘴边，这里的“八字”即“命”的概

念。是她自幼丧失双亲，家境贫寒，熬成了 27 岁的恨嫁老处女。听闻村中有嫁娶之事，便仰天长叹：“我

的命不好啊，只怕是要老死闺房啊”。好不容易等来骨生员的婚书，婚书一张，白纸三张，说到“彩礼

这么少，一看就是贫穷可怜人家，这也是我的命啊，又能如何呢”。然而，两三年过去了，阁氏坐等右

等却等不来夫家的迎亲，感叹自己命运悲惨，收到婚书后夫家却再没有消息。尹奉事派媒婆来说亲，已

经收到骨生员婚书的阁氏坚持“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的原则，拒绝媒婆的劝说后，想起自己

的身世，暗自叹息自己悲惨的命运。当她迈出闺门，只身一人主动去骨生员家时，见到骨生员残疾的样

子，与自己理想中夫君的样子大相径庭，感叹“就算遇不见我梦想中的夫君，但也至少应该是个四肢健

全、心性纯良之人，怎么就摊上个残废呢！哎！我的命越来越可怜了！”作者借阁氏的叹息，体现这些

遭遇都是由命决定的，即便阁氏品行上并无不妥之处，也具备弹棉花、做饭等女子该有的技艺，却仍然

没法阻挡命运的安排。显然，阁氏的身世、对象、婚姻不是阁氏的主动选择，而是取决于命的安排，这

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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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立命——主体自觉的体现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人的出身容貌、祸福吉凶、生死夭寿均有命运的参与，

即“命”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有限性，但儒家的命运观也绝非只主张顺应自然的必然之命，更

为重视主体的自觉、实践精神，儒家思想不提倡消极的认命。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人如果能竭尽心力，就会知道本性。知道了本性，就会知道天了。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本性，

就可以侍奉天了。不管寿命长短，修养自身以等待，都不三心二意地培养自己的身心，以待天命，这就

是安身立命的方法[6]。越是命运多舛的时候，就越要重视个人行为的主导作用，规范自己的言行、完善

自己的修养。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

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因此，儒家思想认为人各有命却不应认命，面对无可奈何的

命运时，强调人应该发挥自觉性和担当性自处，即做到立命。正如宋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王安石所说：

“圣人不言命，教人以尽乎人事而已”。阁氏面对无可奈何的命运，选择坚守内心的道德和付出努力，

就是立住了自己的命。而骨生员、尹奉事与阁氏形成鲜明对比，无能落没，道德败坏，没有做到立命。 
阁氏悲惨的遭遇源于命，但是阁氏却没有坐以待毙，受命运捉弄。在自己的相貌问题上，首先她承

认自己并非美貌，但却没有因为貌丑而黯然神伤、失去自信。“我的模样虽算不上绝世美人，但也不至

于貌若无盐……眼大管四方，鼻大迎承香，口大吃猪羊，耳大福瑞祥，手打拿钱稳，脚大管行程……屁

股大了好生养，脖子短了好顶缸”。天生丑陋是她的命，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相貌是她自己的选择。 
其次，她坚守自己对骨生员的忠信。媒婆再三劝说，“你知道尹奉事现在是什么人物吗？(中略)我向

你简单说说他家里的情况，你可听好了，一年秋收数万石，钱财亿万两，奴仆婢女数千名。这可是天下

屈指可数的富翁，你要是拒绝，那就是用脚踢了到手的饭碗啊。”即使自己心中满是恨嫁的情绪，即便

未婚夫在一纸婚书后就再也没了消息，阁氏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媒婆的百般劝说并将其赶出家门，敢于

挑战尹奉事的威势。而在李朝后期，以尹奉事的权势甚至可以侵犯两班阶层的妇女，更何况孤苦无依的

阁氏。所以为了躲避尹奉事的报复，她主动迈出闺门，跋山涉水前往婆家，在途中发出种种猜忌，自言

自语道：“万一新郎已经离世，我愿守丧三年，尽心侍奉公婆，公婆走后，自己也随他们而去，去黄泉

照顾他们呀！”事实上，阁氏也确实是孝敬公婆、侍奉夫君的典范。阁氏坚守节义二字，正如“不义而

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她坚守内心的道德胜于自己的生命。 
没落两班骨生员是代表无能和挫败的人物。生员，在李朝后期指通过最低一级科举考试的人，俗称

秀才。骨生员虽然科举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由于当时两班数量的扩增，导致官职数量不足，所以并

未能步入仕途，只得凭借自己的能力生活下去，以编草鞋维持生计，贫困潦倒。富有才学却只能编织草

鞋从侧面体现出了骨生员能力的缺失，表现出被消极动、萎靡不振的被动待命，这与多才多艺的阁氏的

积极性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而且，在成婚之日，身为两班阶层的骨生员本应该克己守礼，但他却忘记礼

数，在阁氏的提醒和坚持下，才懂得行礼的道理。这说明了他身为两班，却已经没有了以两班行事作风

的样子。虽然与生俱来的外在命运不能如人所愿，但阁氏通过努力规范行为、坚守美好道德，遵守儒家

礼仪要求，积极进取，以求立命。而消极无能和不坚守礼教是骨生员没有立命的体现。 

2.3. 天命——惩恶扬善的意志 

儒家命运观的君子有三畏，首要的就是畏天命，即个人应该追求内在的意志与上天的意志的一致性，

应与上天的意志一脉相通，在这种相通之中确立、完善、充实个人的意志，进一步做到在行为上与“天”

保持一致，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重要的是“天”具有爱与憎的意志特性。命运主体表现出顺应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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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和行为，就会收获福报；命运主体倘若违逆天命，就难免遭遇灾祸。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论语·雍也》)！意思是，如果我做错了事，上天就会厌恶我的。孔子的天命反映个人和社会

的关系。“吾欺谁，欺天乎”(《论语·子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里天的

意志表现为伦理道德。违背礼法便是做了错事，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意志，在个人遭遇上表现为祸，反之，

即为福。李朝以儒家作为治国理政的理念，儒家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个人在社会中存在方式

的要求，顺应儒家伦理道德有利于国家的统治与稳定[7] [8]。阁氏正是遵守儒家伦理道德理念的模范人物，

而尹奉事则是违背礼法的反面教材。 
婚后的一天，似梦非梦间，一位仙官找到阁氏，“你的真诚感动了玉皇大帝，特赐你锦囊三个。这

些锦囊并非凡囊，一个是命囊，一个是福囊，一个是子孙囊，好好收下吧”。获得这些锦囊的阁氏与村

子里的金长者交换了地契、钱财，从此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天命代表“天”

的意志，具有赏罚分明的特征。天命对阁氏的行为表示赞许、奖赏，有劝善黜恶的作用。通过传播天命

思想，能够达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利于社会的稳定。 
而小说中的尹奉事的形象是代表了贪欲，是不道德的。在当时的社会，阁氏收下了骨生员的婚书，

即在伦理道德上已经成为骨生员未过门的妻子。而钱财万贯，比一些两班更加具有实力、享有权利、制

霸一方的尹奉事，明知阁氏已经与骨生员有了婚约，却依然派媒婆上门说媒，公然挑战当时的婚姻习俗，

违背伦理道德，为非作歹。这都是未能“尽其道”，违反了天命，所以最后不能得偿所愿，最终竹篮打

水一场空，惹人耻笑。 

3. 结语 

小说文本中有多处对于命运一词的提及，然而对于各自的命运与人生，作品的女主人公——阁氏和

男性角色——良人尹奉事、落没两班骨生员却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或者说对待当时的儒家伦理道德的

态度不尽相同。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关系密切，也与作家意识有一定的关联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工农商阶层完成了财富了积累，再加上当时政治上的斗争与黑暗，导致

两班阶级的二元化。一方面无能无财的两班被迫过上失意落魄的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的良人阶级通过贿

赂官职一跃成为两班。这些落魄的两班由于物质生活的巨大差异，展现出无能、无礼的面貌。原本身为

两班的骨生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待被边缘化的命运，他展现出了消极、颓废的态度。而身为良人又

从商的尹奉事，本来能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贪图一己私利，做出觊

觎他人未婚妻的非伦理非道德的行为，最后徒劳无获，惹人耻笑。 
在身份制度崩溃瓦解的背景下，曾作为尊贵的两班阶级的骨生员也会因为消极无能而穷困潦倒、失

去礼教，可见，身份作为衡量和区分个人的作用大大降低。人们似乎不再单一地迷恋于身份带来的附加

价值，而开始重视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强调以积极性和自觉性自处。 
与男性角色相比，主人公阁氏代表了主体自觉性和积极性，也体现了儒家以德立命的思想。在当时

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作为社会生活的被动接受者的背景下，阁氏的形象是大胆的、破格的。一方面，

小说作为改编自盘索里 3 的俗文学，趣味性和大众性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人物设定和情节安排有利于

让观众从中得到趣味和情感上的满足；另一方面作家通过阁氏和男性角色对命运的不同态度和导致的不

同结果，向人们传达对待命要积极自处、坚守道德的道理，同时也表达出对消极、非道德非伦理的社会

行为的讽刺。 

 

 

3 盘索里是朝鲜族的说唱音乐，“盘索里”是朝鲜语的直译音，“盘”意思为在大庭广众下游乐，“索里”的意思是声音或歌声，

是流行于韩国等地的一种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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